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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山水画图像具存形

立意的双重特性，表层映现目之所及的

客观存在，深层昭示作者的主观构思及

精神诉求。本文通过对《云山深处听琴

图》意象生成的多向度探究，解读明代

山水画内含的文化符号并感悟其独特的

精神底蕴。

关键词：明代山水画；《云山深处

听琴图》；黄葆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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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深处听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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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现浙江某地的山水风光。青石流

泉，碧波白帆，蓬舍茅庵，云舒雾漫；

暮鼓复晨钟，渔舟载道翁；亭阁望板

桥，芳草映松林；诸景荦荦交织，场域

阔远。构图敦厚饱满，形貌刚柔相济，

内敛含蓄，精雕细琢；笔法精湛，整体

和谐，端然造型与诗化造境集于一体，

透出博大宏阔的气派。这就是明佚名

《云山深处听琴图》给人的总括印象。

想象黄葆钺先生只要站在图前，视

线就会被云山烟树所吸附，似感呼吸清

爽山风。一叶轻舟即将划出画面。那位

酲酲士人倚伏船头，晨风拂面，双眼迷

离，目光却注视着从水面掠过的一行惊

鸟，俯身欲追；船身摇晃，残酒荡漾，

清雾中弥漫着阵阵醇香。近观岸边屋

内，雅士对弈，童子奉茶；远望临江草

堂中一高人端坐，遥对青峰雾嶂，目送

舟踪帆影，任风高波涌，却心如止水。

黄葆钺披图幽对，仰而问山，俯而答

泉，游目骋怀，意犹未尽，耳畔飘来古

琴的缥缈仙音，故在画外右上题：“宋

人《云山深处听琴图》，纸本立轴，巨

幅绝品。长乐黄葆钺题。[1]”他用“古

琴”这一中华名器点题， 框定的意象

融入山水视阈之中，给观者审美欣赏提

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云外帆影随山来，却信阴晴是等

闲。《云山深处听琴图》中的人物，表

面看是作为山水的点缀而入画，其实作

者只是借山水平台构思立意，安置在山

林水湄中的人物就是寄寓自我心志的化

身。走进画中，景随步移，游居坐忘，

冥想入境，时而行步低吟，时而观云浅

唱；目之所及，仿佛春燕苇丛，夏江映

华，秋风朗月，冬日荒寒，各种景致浓

缩在丈余幅面内，四季轮回的意象在时

间流动中一一划过⋯⋯

中国山水画风格独特，它以“意

象”为艺术思维的中心，以“阴阳”为

笔墨造型之坐标，纵横时空，境相悠

长。“意”的核心是东方诗化精神，是

民族文化中最为厚重、最为超逸、最为

谨严、最为浪漫的艺术情思。从先秦至

明末，传统山水画积淀的文化内涵深厚

广博，简括就是“天人合一”望、行、

游、居的生存理想；“仁者乐山、智者

乐水”的人格修为。由此发散的宇宙观

与内省的忧乐意识，互为托表，交织成

山水画图像演绎的两大主线。创作主体

将“山为德、水为性”厚重、宽柔的文

化德性依附自然造化，统领视知觉的

“意象”造型和视错觉的“三远”图

式，映现“以山为乐，以水为智，以空

为悟，以远为觉”的审美感受。承载人

生价值格趣的山水画，展示士者道术技

艺的同时也体现其人格精神。

时移世易，元末明初的文人画家经

历朝代更替，政治气候变易，使文化走

向回归到“明承宋制”的“正统”氛围

中，画家一时难以从渔樵耕读的隐逸氛

围中走出来，笔下依然流淌梦想的潜流

或宣泄积郁的情绪。岁月静好，世事悠

然，机遇来临，蓄势待发，在山水造像

中接续前贤模式并努力适应新王朝汉文

化气场，艺术表现依然奉行“神、妙、

奇、巧”的标程。再由于各方面需求增

加，表现题材相应宽泛，随之大量应景

玩世、闲情怡乐的作品问世。以笔墨将

储存于胸的人文情怀，投放于秋水长

天、落霞孤鹜等人文意象组合的场景

中，把散逸逍遥的心态或寂落无主的身

影融入山水之间。

“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

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

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

夏秋冬，生于笔下。”[2]读王维妙语，

感到他只是就山水画本体而言，说出山

水画一半真义。这位无名氏画作中看起

来似曾熟识的景色和人物，明显不同于

明早期山水画家沿袭南宋院体之路径，

而是对全图经营布置颇费匠心，其深度

构筑大到山石磊落的不乱不漫、林木茂

密的挺劲婆娑，小到屋舍点缀、主宾相

叙，近艇远舟，实岛虚芦，布置妥帖，

尽显用意。作者在技术上着眼于两个方

面：一是并不完全凭借山石体积或笔墨

的深浅拉开前后层次，而是通过中国传

统独有的散点透视法确定景深，以无形

的气脉引领画面开合取势；二是将深度

透视构筑在审美心理的感知，使观者视

线在游移中体会平远、高远、深远之中

所蕴藏一脉悠远的雅健气象，不留痕迹

地显示出高超的空间处理技巧。

古人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敬畏，进

而膜拜造化、诉诸山水图像，是寻求心

理平衡、寄托理想的精神需要，所营造

之崇高、端庄、丰沛、渺邈的意境，如

“光盘”被不断刻录、不断复制，不断

定型、又不断出新，极大地扩充了中国

近古绘画的精神容量和人文内涵，反过

来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当下的审美风尚，

形成了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念。集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民俗风情等多元

因子构建的明代山水图像群，其丰富的

山光水色“文化符号”记录时代变革的

痕迹。明代画家在刻画诸如渔隐、闲适

等类散逸题材时，常以山水为场景，而

人物大多被用来点景。要做到画面景致

与“出场”人物形意恰当，互为作用，

画家必须巧妙选择寄托人文情思的“道

具”，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为表意

空间的第一要素。此图正是将“古琴”

这一最能表达文人心灵的“道具”放在

画中，成为审美意象最佳的切入点，成

为山水意象造型上的“文化符号”，具

有移情观照的独特意味。这种表现方式

既体现画家的智慧，也为观者形象思维

打开了视阈。在历代传统山水画中“琴

景合璧”的图像层出不穷，不断强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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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国化文化符号的视觉记忆。

就艺术精神性而言，山水画是时代

的精神图像。总体看明代山水画并没有

超越五代、北宋凝固的崇高风规，也没

有突破元代飘荡的逸气空间。然而，它

所发散的焕然风采、贴近自然的意象、

严谨的理性精神、宽泛的时空观念、内

含深厚的人本情结、高扬远韵的诗情画

意、平易近人的造型图式，具有非同寻

常的“亲和力”，确实缩小了五代以来

与传统的距离感，将神明、静穆、超

然、深邃引向质朴、优雅、平和、澹

远。在大的式微曲线渐变过程中，明代

山水画风格形成与传承总体是与汉文化

基因相互作用、共同演进，形成民族绘

画的时代特色。

随着造纸技术日趋成熟，宣纸开始

普及，它的润墨性使中国画具有更强的

表现能力，水墨某些不可预期的偶然

性，使原本单调的墨色生发出绝妙的

“五色”之感。材料特性与中国绘画关

系密切，为适应这种变化，画家行笔速

度加快，制作时间相应缩短；一些新的

技法的出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语

《云山深处听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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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美术学院珍藏此幅浅绛纸本立轴山水画，其题签者黄葆钺（1880-1968），字霭农，福建长乐人，后一直旅居上海。历任福建省立第一图书馆馆

长、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为当时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与吴湖帆、张大壮、姚虞琴并称为当时“四大鉴定家”。有《青山农篆书

百家姓》、《青山农分书千字文》、《青山农书画集》及《青山家一知录》等著作行世。

[2] 传唐·王维《山水诀》，《中国画论类编》中国古典文艺出版社，1957年12月版，第592页。

[3] 王诜请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在创作时，把自己和苏轼等16人画入图中，加上侍姬、书童共22人，取名《西园雅集图》。历来文

人认为“西园雅集”可与晋代王羲之“兰亭雅集”相比。如明宣德画院待诏谢环作《杏园雅集》，亦是受到上述画作的影响。

注 释：

言，促使明代画家与时俱进，重新审视

并矫正对传统“程式”的守成心态。在

图式上各种内敛与张扬的笔法，显示出

对“程式”的娴熟操作，使山、水、

树、石遥迤生发，夸张变形、充满张

力，强化节奏的视觉效果，拓展了南宋

以来所形成的造型范式。藉手中之笔，

“思经天地，万类性情”，心随笔运，

取象不惑，山石丛林浮现出时代的各种

情绪印记。至明中期，以沈周、文徵明

等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继承传统，以

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使“吴派”成为

画坛主流。晚明花鸟、人物、山水画虽

然不崇时尚，独辟蹊径，拓展山水视觉

的全新角度，但主体仍不出文人画之格

局。

有明一代绘画流派林立，各法其

宗。宫廷绘画与文人画两大流派的风格

样式和审美取向，大致构成明代绘画交

错相对、比附争锋的面貌。就山水造型

的高度而言，明人亦无法与前朝比肩。

借山水赋情于景、移景于图的写意雅致

一如前贤，也并非局限陶冶性情的自娱

自乐。他们在心灵深处追寻“天人合

一”的精神原点，把山水画视为“道”

的载体和明德修身的手段，借山水画中

人物为中华文化的标识符号，沿用成

习，与历史一脉相传，透显画家心之所

望的思古幽怀；而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

画作，流露作者喜、怒、哀、乐的心

绪，生动鲜活地转向了世俗风情，与时

代审美风尚密切融合。再者，由于明朝

士人结社风气浓厚，在绘画中出现不少

人物群体性场面，蓝本多是源自真实生

活或历史故实，其人物形象不仅符合图

像叙事的需要，而且与山水场景融为一

体。例如传为北宋文坛佳话的“西园雅

集”[3]就被反复描绘。形态各异的“雅

集图”场面与情境，反映着与以往不同

的写意风采，透出人文诗化的精神旨

向，通过笔墨塑造的理想化情境，使自

我存在得到精神的提升。

明代画家对图式的多向性选择，决

定了多样的山水画风格与广阔的流通范

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绘画作品的

趋利性随之增强，这在商品经济萌芽的

社会是正常现象。作为馈赠或商品而流

通的名人绘画，日益凸显绢尊纸贵。

《云山深处听琴图》就是当时的商品

画，画家不仅是画面人文精神的体现

者，也是艺术产品的制造者。即便如

此，好的画家在精心构图并安排人物配

景，还是乐意疏离现实的身份，把自己

幻化进图像天地中，期望像画中人一样

拥有心中的山水。

说不尽的林泉之志，道不完的地缘

情怀。人生境遇不同，阅历修养各异，

笔下流淌的并不都是理想的心曲、浪漫

的华章。通过对《云山深处听琴图》意

象生成的多向度探究，理解创作者象征

性融入自然是借助文化符号来体现其精

神主旨，可以较清晰地看到明代山水画

传承流变的路径，并感悟其独特的精神

底蕴。明代画家们经历五代的崇高壮

伟、险峻巍峨，北宋的神明静穆、敦厚

典雅，南宋的雍容华贵、视阈张扬，元

代的野逸率性、荒寂秀润，最终走向温

良平和、质朴端庄⋯⋯，牵引画家们对

美的执著追求及永不满足的人生渴望。

一幅画留下一片痕迹，镌刻一方心印。

心灵造境，它能使寂寞为繁华，使平凡

为灿烂。时代变迁，水墨文章。阅尽日

月，汇成江河，定格千秋的高山流水，

永远滋润着国人细腻的审美情感和敏锐

的欣赏目光。


